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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解酒功效及应用源流考证

林奕，季文达，刘鹏（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该文系统梳理了葛根在中医古籍中用于解酒的文献记载。研究发现，葛根解酒功效的历史认知经历了以

下阶段：在两晋南北朝及以前，葛根虽未被本草著作明确列为解酒药，但方书中已有其治疗酒醉相关症状的记

录；唐、五代时期，本草著作明确记载了葛根的解酒功效，并伴随相关复方的出现；宋元时期涌现相关复方，

充分拓展了葛根在解酒功效上的应用，且有医家开始意识到其解酒效力的局限性；明清时期医家将葛根缓解酒

后烦热的功效与其升清特性和甘冷性味相联系，并对解酒功效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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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Efficacy and Application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lleviating the
Effects of Hangovers
LIN Yi， JI Wenda， LIU Peng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related to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has gone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Before the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lthough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was not explicitly listed as drug for alcohol detoxication in the
herbal works，record of its treatment for hangover symptom had been found in formula books.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herbal works explicitly stated the efficacy of alleviating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related compound formulas. The relevant compound formula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ully expanded the application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and some physicians began to realize the limitations of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effect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relieving post-alcohol fever was made
to contact with its clear-ri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weet-cold properities and flavors by physicians，all of whom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its alleviating effect of hang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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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的根。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的第十版

《中药学》新增了葛根解酒毒的功效描述，其用于治

疗因饮酒过度所引发的头痛头昏、烦渴和呕吐[1]，并

将其解酒毒的新增功效收录在 2020版《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然而，此前版本《中药学》教材有关

葛根的功效描述，多聚焦于其“解肌退热”“透疹”

“生津止渴”以及“升阳止泻”等功效[3-6]。学界既往

·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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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葛根解酒功效的研究，侧重于从现代药理角度探

究其解酒作用机制[7]，但对于其演变历程及其在相关

方剂中应用的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

本草著作及方书中有关葛根解酒功效的记载，明晰诸

家见解，为葛根的临床应用和科研研究提供参考。

1 两晋南北朝及以前——葛根功效奠基阶段

葛根最早记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两晋南北

朝以前的本草文献中，葛根的解酒功效虽未被直接

点明，但不乏与之相关的描述。例如《神农本草经》

所述葛根功效为“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

起阴气，解诸毒”[8]。此后，《名医别录》有关葛根的

记载提及其“主治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

开腠理，疗金疮，止痛，胁风痛。生根汁，大寒，

治消渴，伤寒壮热”[9]。《本草经集注》进一步提及

用葛根“生者捣取汁饮之，解温病发热”[10]。相关本

草著作虽未明确提及葛根的解酒功效，但其中所提

及的“身大热”“壮热”“发热”“呕吐”等描述，与

过量饮酒后常出现的身体发热、呕吐等表现较吻合。

早期中医古籍中对饮酒失度所致疾病的常见证

候亦有相关记载。例如，《黄帝内经素问》厥论篇所

述“热厥”，乃因“数醉若饱以入房”而导致“热遍

于身，内热而溺赤”[11]；《黄帝内经素问》病能论篇

所述“酒风”病，表现为“身热解墯，汗出如浴，

恶风少气”[11]；《金匮要略》黄疸篇提及“酒疸”病，

表现为“心中懊憹而热，不能食，时欲吐”[12]。这些

疾病的病因多与纵酒有关，且其证候中亦多包含了

发热、呕吐等酒醉后常见表现。鉴于葛根可在一定

程度上治疗发热、呕吐等不适，古人可能借上述观

察所得经验，间接推测出葛根的解酒功效。值得注

意的是，两晋方书已记载了使用葛根治疗酒醉的单

方，例如《肘后备急方》中曾用“生葛根”捣汁饮

用或“干葛”煮饮，治“大醉酒，连日烦毒不

堪”[13]。据原文不难知悉，直接饮用生葛根汁或以干

葛煮饮，在当时是应对酒醉所致昏迷之法。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葛根在缓解与治疗酒醉方

面的效果已在实践中被认可，但这一经验尚未被本

草著作提炼为一种功效。因此，可以认为此时期有

关葛根解酒功效的实践经验正逐步积累，是葛根解

酒功效的奠基阶段。

2 唐、五代时期——葛根功效成型阶段

唐、五代时期，本草类著作开始明确阐述葛根

的解酒效用，且相关描述若从当今视角审视，可以

视作概念上的功效阐述，标志着其解酒功效的正式

成型。例如《药性论》提及葛根能“解酒毒，止烦

渴” [14]；《食疗本草》谓蒸食葛根能“消酒毒” [15]；

《本草拾遗》明确指出葛根能“解酒毒”，治“身热

赤 酒 黄 ” [16]；《蜀 本 草》 也 提 到 “ 葛 根 亦 能 消

酒”[17]。上述记载反映出葛根的解酒效用在此时颇

受认同，并被各类本草著作凝练归纳为“解酒毒”，

而这也可视为对《神农本草经》中“解诸毒”描述

的具体化。

在实际应用上，《备急千金要方》曾引前述《肘

后备急方》中以生葛根汁治“酒醉不醒”的单方[18]，

可视为“解酒毒”功效在应用上的具体体现。此外，

此时期亦开始有葛根复方被用于治疗酗酒所致疾病，

例如《外台秘要方》卷十四引《许仁则方》之“生葛

根三味汤”，方用生葛根、竹沥、生姜汁三味，治因

“饮酒过节”而致的中风“得病经一二日”，症见“不

能言语，手足不随，精神昏恍”[19]。该方组方思路较

为清晰，竹沥与生姜汁这一配伍在中风病的传统治

疗中常被应用，而此处生葛根则显然是针对病因

“饮酒过节”而使用。总之，这一阶段葛根的解酒功

效不仅在概念上被确立，而且相关方剂也由单方过

渡到复方。

3 宋元时期——葛根应用拓展阶段

宋代相关著作对葛根的解酒功效的论述与前一

时期相比，其认识并未进一步深入，例如宋代《本

草衍义》提及葛根“大治中热、酒、渴病……病酒

及渴者，得之甚良”[20]，与此前本草著作中的相关论

述大体相同。此后，金元时期著作也曾提及葛根解

酒功效，例如《医学启源》言其“除脾胃虚热而渴，

又能解酒之毒，通行足阳明之经。”[21]《卫生宝鉴》

亦述葛根“治脾胃虚而渴，除胃热，解酒毒，通行

足阳明之经。”[22]然而，其中葛根的解酒功效往往与

其他功效并置讨论，未见独特且深入的见解。

与此同时，葛根的解酒功效在方剂中的应用较

为普遍，一批相关复方涌现，其解酒功效在方剂中

体现为两方面用途。一方面，葛根用于缓解酒醉后

伴生的昏迷、呕吐和口渴。例如，《圣济总录》卷一

百四十六“饮酒中毒及大醉不解”一节收录了十三

首解酒方剂，而葛根在其中三首复方得以应用。一

是橘皮汤，方用橘皮、葛根、石膏、甘草各一两，

治“饮酒过度，酒毒积在肠胃，或呕吐不食，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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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饮”[23]；二是石膏汤，方用石膏五两，葛根三两，

生姜三两，治“饮酒过多，大醉不醒”[23]；三是栝楼

汤，方用栝楼根、桑根白皮各三两，麦门冬一两，

葛根二两，治“饮酒发渴，又欲饮酒”[23]。上述三首

解酒复方均含葛根，或加清热泻火之石膏，或加行

气止呕之橘皮，或加养阴增液之麦冬、桑白皮等，

针对酒醉后的常见不适进行治疗。另一方面，葛根

被用于治疗“酒癖”“酒积”“酒疸”等因酗酒而导致

的疾病，例如《太平圣惠方》所载的干姜丸，治因饮

酒过度，导致酒与饮结聚于胁下而成癖块的“酒癖”，

症见“两胁胀满，时复呕吐，腹中如水声”，方用干

姜、葛根、白术、枳壳、陈橘皮、甘草六味[24]。《儒门

事亲》治“酒积”之瞿麦散，方用甘遂、瞿麦、葛

根、麦蘖四味[25]；《医方类聚》 所引元代医家韩仁

《烟霞圣效方》 之酒病丸和换神丹和同为韩仁所著

《医林方》中的万应丸[26]。其中，酒病丸治“酒疸身

黄，饮食减少”，方用葛根及猪腰二味[27]；换神丹治

“一切酒病，通身黄肿，不思饮食”，方用黑牵牛、葛

根和缩砂三味[27]；万应丸治“酒积通身黄肿”，方用干

葛根搭配荆三棱、大戟、芫花和巴豆等峻下逐水之

品[27]。简而言之，上述方剂大体在癖、积、黄疸和肿

等疾病常用药物的基础上，针对酗酒病因而加用葛

根，以期增强疗效。

然而，随着应用上的逐渐深入，葛根解酒功效

的局限性开始被医家所认识，如《推求师意》中记

载了一则元朝医家朱丹溪误用葛根治疗饮酒与房劳

过度所致发热的医案：“一人年二十，于四月病发

热，脉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间得洪数一种，随热

进退，彼时知非伤寒也。因问必是过饮酒毒在内，

今为房劳，气血虚乏而病作耶？……予得病情，遂

用补气血药，加干葛以解酒毒。服一帖，微汗，反

懈怠，热如故。因思是病气血皆虚，不禁葛根之散，

必得枳椇子方可解也。”[28]该案一开始在补气血药的

基础上加用葛根解“过饮酒毒”，但因病家气血虚弱

不耐葛根升散之性而导致疗效未达预期，因此不得

不换用同样有解酒效用的枳椇子，说明气血虚弱者

并不适合使用葛根解酒。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

医案所处的元朝时期，恰是中国古代蒸馏酒技术的

萌芽阶段，诸如“阿剌吉”“轧赖机”“阿里乞”等

蒸馏酒相继问世，并在此后逐渐得到普及[29]。相较于

传统的发酵酒，蒸馏酒酒精浓度更高，同等剂量下

可导致更深的酒醉程度。这或是该案“过饮酒毒”

难解的另一原因。

4 明清时期——葛根深化认识阶段

明清时期医家对葛根解酒功效的理解体现出更

为显著的特色，着重以性味释效。部分医家在其著

作中趋向于将葛根缓解酒后烦热的功效与葛根的升

清之性相联系，例如吴昆《医方考》谓“葛根之清，

能解酒热”[30]；又如孙一奎《赤水玄珠》谓葛根能

“解酒热而引清气上升”[31]。此外，也有医家以葛根

制得之葛粉的甘冷性味解释其缓解酒后烦热的功效，

如杜文燮《药鉴》谓葛根“其粉甘冷，善解酒后烦

热，更利二便燥结”[32]；陈嘉谟《本草蒙筌》谓葛根

“解酒毒卒中……葛粉甘冷，醉后宜食[33]。”

基于上述理解，此时期葛根解酒功效在方剂中

的应用亦较为广泛。一方面，治疗酒醉的方剂中，

较有代表性的有《古今医鉴》所载解酒化毒丹，治

“饮酒过多，遍身发热，口干烦渴，小便赤少”，方

用白滑石、白粉葛、大粉草等甘淡微寒之品[34]。另

外，《病机沙篆》 所载葛母解酲汤则针对“伤酒头

痛”而设，方用葛根、知母、人参、茯苓、砂仁、

白豆蔻、青皮、陈皮、木香、神曲、猪苓、生姜十

二味[35]，系葛花解酲汤的加减化裁，显然是以葛根知

母配伍的辛凉之性代替葛花。《本草纲目拾遗》中亦

提及用“干葛”“橄榄”“细茶”等分为末，于饮酒

半酣时以茶服下以期“千杯不醉”的论述[36]。另一方

面，葛根在治疗“酒积”“酒疸”等饮酒所致疾病的

方剂中也被运用，其甘辛凉之性，常佐以苦寒、苦

温、辛温之品。例如《症因脉治》中的枳壳大黄汤，

主治“酒积腹痛，痛而欲利，利下黄沫，天明即发，

饮酒痛甚，小便赤涩，脉沉数”，方用枳壳、大黄、

陈皮、木通、葛根、厚朴、甘草七味[37]；又如《医学

入门》葛术汤，主治“酒疸及脾经肉疸、癖疸、劳

役疸及肾经黑疸”，方用葛根、白术、桂心、豆豉、

杏仁、甘草、枳实七味[38]。

此外，医家对葛根的解酒功效局限性的认识更

趋细化。一是对葛根解酒适用范围界限的认识更为

明晰。《证治汇补》曾谓：“盖葛花、葛根，乃阳明

经轻扬之药，酒客恶心懊憹，头痛如破，乃毒在阳

明经，用此药顺其性而扬之，使毒从毫毛而出，非

葛根能解酒毒也。若酒病传于肺脾肝胆肾者，则葛

根又何与乎。”[39]其谓葛根缓解酒后诸症的原因是其

清扬之性能宣散聚集于阳明经之酒毒，而非本身有

解酒的功用。又如，陈士铎《石室秘录》则指出葛

根虽具解酒之效，但难以根治酗酒导致的疾病：“下

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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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殊不尽然也。世医所用解酒之品，无过干葛、桑

白皮而已。然而干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气味轻

清，不可专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终难去也。

况中酒之病，其来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岂是轻清

不可久服之药，可能治之乎？”[40]二是认识到葛根解

酒安全性的局限，尤其是部分医家认为葛根不可久

用于解酒，否则其升散之性可致病家津液过度耗散，

例如 《本草从新》 谓“葛根解酒而发散，不如枳

椇。”[41]又如《本草求真》提示过用葛根解酒可耗伤

津液：“阳明主肌肉者也，而用干葛大开肌肉，则津

液尽从外泄……至于疹痘未发，则可用此升提。酒

醉则可用此解酲，火郁则可用此升散，但亦须审中

病辄止。”[42]

5 小结

综上所述，古人对葛根解酒功效的认识逐步明

确，而对此功效的应用也渐趋广泛，大体过程如图 1

所示。此外，自蒸馏酒出现的元朝起，开始有医家

指出葛根解酒效力的拘囿之处，此后明清时期对葛

根解酒功效局限性的认识愈发深刻。笔者认为，蒸

馏酒在当时作为新事物，其中所含“酒毒”相比发

酵酒更为峻猛，使葛根的“解酒毒”功效力有不逮，

而明清医家所继承的相关经验多源于发酵酒，致使

葛根解酒实际效果往往未达医家预期，进而引发明

清医家对葛根解酒局限性的进一步认识与思考。此

后，在近现代药性理论渐趋淡化的背景下，近现代

医家较少延续以性味阐释葛根解酒功效的思维范

式[43]。在实际临床应用中，近现代医家多针对饮酒病

因而在处方中加用葛根，较少在中药性味层面对其

解酒功效做进一步阐述，如丁甘仁、胡国俊、黄煌

等[44-46]。另外，兰友明等[47]在早年开展的临床观察中

曾发现，单味葛根具有预防酒醉的作用。这是对葛

根解酒功效的部分验证而非阐释，但亦表明葛根在

解酒方面仍具备应用潜力和价值，呈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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